
“� � 王振耀认为，行
政性机关在做出某种
决策后， 应该配齐相
应资质，配足人力、物
力、财力，缺少任何一
个元素都容易导致目
标不成功。

”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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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需完成 4000人次应急救护培训目标却无配套经费

深圳红会授权企业培训背后
� � 日前，《南方日报》一篇题为
《深圳应急救护培训收费为省物
价局定价 10 倍》 的报道将深圳
红十字会推到风口浪尖。

事情源于深圳一家公司的
爆料，爆料称“深圳市红十字会
的急救技能培训要 240 元一
人。 ”深圳市红十字会（以下简称
深圳红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回
应称，截至目前，红十字会开展
的救护培训一直都是做公益，从
不收费。

但记者调查发现，深圳市知信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信
公司）获得深圳红会“授权”开展培
训业务，并向被培训方收费。

深圳红会为什么会“授权”
企业培训？ 知信公司的收费是否
合理？ 这样的“授权”模式有问题
吗？ 效果如何？

《公益时报》记者近日分别采
访此次事件中两位关键人物———
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和
深圳市知信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孙明伟， 以及公益领域专
家，以期解答上述疑问。

深圳红会与知信公司

赵丽珍对 《公益时报 》记者
明确表示：“‘知信公司’ 不属于
深圳红会，也没有关系。 ”

深圳作为人口众多的直辖
市，有着巨大的应急救护培训需
求。 在繁杂的救护培训机构中，
红十字会以其品牌影响力占据
重要一席。

媒体报道中所提及的收费
单位是知信公司。 深圳红会也承
认，红会官网公布的救护培训咨
询电话确实是由知信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使用。

那么， 知信公司与深圳红会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赵丽珍在接
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
示，“知信公司不属于深圳红会，
也没有关系， 其是一家在工商注
册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化运
作公司。至于收钱培训，那是公司
的行为。 ”赵丽珍说。

知信公司法人代表孙明伟
也表示：“两家没有关系，收费一
事完全是企业自身经营行为，合
理合法”。

孙明伟称，先前媒体报道的
“知信公司”原本是他在 2006 年
创立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的机
构。 2009 年 12 月，他在民政部民
间组织管理局注册成立深圳市
红十字会救援促进会（以下简称

“促进会”），此后，促进会一直承
担深圳红十字应急救援培训任
务，接受深圳红会业务指导（培
训教材、授课内容）。

“由于促进会属于民间组织
不能进行收费，深圳红会相关经
费又不足，所以促进会培训运作
一直比较困难。 ”孙明伟说，“为
继续推进红会应急培训项目，今
年 7 月我离开促进会回到原先
创立的知信公司出任法人代表，

继续承担红会应急救护培训项
目。 ”

孙明伟认为很多问题即在
这个环节产生。 一是，由其创立
的促进会申请电话并未迁转，外
部人员拨打深圳红会电话转接
到促进会电话上仍被告知是红
会相关部门；二是，该电话工作
人员告知客户培训有详细的收
费标准时，并未告知这是企业收
费行为；三是，向媒体爆料的公
司在培训前，相关工作人员主动
向其推荐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
训证书。

针对发证问题，孙明伟对记
者说：“如果你要来我们这里培
训，培训合格后我们主动推荐的
还是红十字会的培训证。 因为这
个是在深圳红会培训队伍不足
的情况下而委托我们来培训的，
而且也有红会的授权，我认为是
可以发这个证的。 ”

2%的培训目标

在 2015 年底前，深圳市接受
应急救护培训人数应达到全市
常住人口数的 2%。 而这 2%的指
标，是指培训完毕后要发放红十
字会培训证的人员。

据记者了解，广东省红十字
会今年对深圳红会曾经下发过
一个文件，要求在 2015 年底前，
深圳市接受应急救护培训人数
应达到全市常住人口数的 2%。

据相关统计数据，面对突发
性灾害，目前我国掌握应急救护
知识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0.5%，
远远低于国际上 30%的水平。

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 根据
深圳市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2010 年 11 月 1 日零
时 ， 深 圳 全 市 常 住 人 口 为
1035.7938 万人。 据此， 到 2015
年，深圳红会应该完成的应急救
护培训人数为 20.7 万人次。

从 2012 年开始计算 ，4 年
间， 深圳红会每年要培训 5175
人次才能完成目标。 即便是除去
上述 0.5%已有救护知识的人群，
每年培训人数也近 4000 人。 目

前，深圳红会能进行应急救援培
训的人员有 7 个，根本无法完成
上述培训任务。 深圳红会选择用
授权方式委托相应机构来进行
培养，对此，赵丽珍解释道：“之
前孙教授成立的红十字救援促
进会作为民间组织接受深圳红
会业务指导，其本身就是在做紧
急救护培训的工作。 现在，孙教
授到知信公司当法人，我们合作
还不错，所以委托他帮助培训红
会应急救护人员，来完成广东省
红会规定的 2%的指标。 ”

据赵丽珍透露，这 2%的指标
是指培训完毕后要发放红十字会
培训证的人员。这也就意味着，孙
明伟在担任知信公司法人代表期
间， 该公司可以发出两个培训合
格证书，一个是深圳红会的证书，
另外一个是知信公司的证书。

孙明伟表示，“发哪个证当时
和深圳红会是有过沟通的，因为
当时有着深圳红会授权，所以我
们主推还是深圳红十字会的培
训证书。 ”

培训需求

“在得到红会相应委托授权
后，会向客户推荐发放红会培训
证书。 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很
难完成 2%的目标。 ”

据深圳红会给出的解释，自
身能力无法完成培训任务，只好
向外寻求合作。

据记者了解，目前深圳红会
在全市范围内仅选择“知信公

司”一家委托机构承担红会紧急
救护培训业务，其培训完毕后能
够发放红十字会培训证书。

“深圳全市应急救护培训需
求非常旺盛，有很多外企都需要
红会应急救护培训认证后才能
从事相应工种。 在市场需求如此
旺盛的情况下，深圳红会受制于
各种限制，才委托原先的合作伙
伴分担部分培训任务。 ”赵丽珍
说。

“此外，知信公司会帮助红
会做很多普及性的培训，比如对
学校学生， 属于公益性培训，是
不收取费用的。 ” 赵丽珍表示，
“同时还有另一部分， 知信公司
企业自身从事的应急救护培训，
按照市场行为来收取费用与深
圳红会无关。 ”

市场培训需求旺盛，孙明伟认
为，“这是一个实际情况，每年都有
很多培训需求找到公司，但是在证
书上并没有过多要求。而自己是想
尽力推红会品牌，所以在得到红会
相应委托授权后，会向客户推荐发
放红会培训证书。 ”

“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很
难完成 2%的目标。 ”孙明伟称，
“知信公司每年收费培训的人数
也就是 1000 多人。 按照之前公
布的培训价格，每年的收入也就
在三、四十万元左右，除去人工
成本， 只能基本维持公司运转，
谈不上赚钱，更谈不上跟深圳红
会分成”。

记者随后采访了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培训中心，相关工作人
员称，“针对企业和个人培训均
收费，一般培训为 2 天，以 30 人
为基本单位开班培训， 收费为
160 元/人。 ”

北京市红十字会将应急救护
培训下放到各区（县）红十字会。
以朝阳区红十字会为例，每月的 6
日、7 日和 17 日、18 日固定开办
培训，收费为 180 元/人。 北京急
救中心下属的北京急救医疗培训
中心则是“筹足 20人开班，为期 2
天，收费为 256元/人”。

可见， 在应急救护培训上，
北京红会系统及应急中心都是
在机构下设培训部门专门负责
培训事宜。 那么，深圳红会为什
么没有这样做呢？

“我们的痛处就在这个地
方，之前我们为此做出过很多努
力尝试。 ”赵丽珍表示，“当初注
册成立深圳市红十字救援促进
会，就是为了实施应急救援培训
工作。 但民间机构是不允许收费
的， 人力和资金成本都存在问
题。 随后，我们又向上级单位申
请成立深圳市红十字会培训中
心来专门进行应急救护培训。 但
是，由于‘红十字’不能再随便注
册，所以一直都没能成功。 ”

“面对着庞大的应急救援培
训市场，红会授权给社会培训机
构，其目的就是想提高应急救护
培训人员的比例。 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北京走在我们的前面。 ”赵
丽珍说。

如何合作

“不管是红会委托的培训 ，
还是企业主动去培训，只要是发
放红会培训证书的，就应该接受
红会监管，红会也应该主动做出
监管姿态。 ”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红会由
于自身条件政策所限，寻找其他
方式合作理应得到支持。 持相近
看法的还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主任邓国胜。

“深圳红会主动找社会机构
进行合作， 只要能够帮助到人，
就是好的。 至于跟社会机构怎样
合作，这需要有详细的规章制度
和章程。 有了这些之后才能更好
地合作。 从目前情况看，深圳红
会可能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
备。 ”邓国胜说。

“在国外，公益组织可以和
很多企业进行合作，是否以盈利
为目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合作
前双方都有很详细的约束条件
和章程制度，就像我们的合同一
样有约束效力。 ”王振耀说。

至于收费问题， 邓国胜认
为， 首先要搞清楚是谁在收费。
如果是红会那么当然应该有相
应规定来约束，如果是企业收费
则应该分开看。 如果收费是企业
的市场行为则无可厚非；但是如
果是红会授权的，企业最后发放
的是红会证书，那企业就应该接
受红会监管。“不管是红会委托
的培训， 还是企业主动去培训，
只要是发放红会培训证书的，就
应该接受红会监管，红会也应该
主动做出监管姿态。 ”邓国胜说。

王振耀也认为，红会在和企
业合作时应该提前商讨好，是免
费还是收费， 收费的话收多少，
这都应该有详细规定。“应该跟
企业间白纸黑字写出来， 明确
好。 总之还是要坐下来定好规矩
再合作。 ”王振耀说。

而对于 2%的任务指标，王振
耀认为，行政性机关在做出某种
决策后，应该配齐相应资质。 比
如说要深圳红会达到 2%的目
标，就应该在此基础上，配足人
力、物力、财力，缺少任何一个元
素都容易导致目标不成功。

此外，王振耀认为，红会和
企业合作应该公开信息，这样有
助于减少公众对红会的误解。

邓国胜则认为，在现行政策
体制下深圳红会应该在机制上
有所创新，与社会机构合作就是
一个很好的尝试。“其实在现有
市场上除了应急救护培训需求
旺盛外，有很多社会组织、民间
机构也在做救护培训方面的事
情，深圳红会可以多找几家机构
进行合作。 但合作中还是要注意
相关规章的建立、 章程的立定，
这对于深圳红会和合作企业都
有好处。 ”邓国胜说。

� � 对深圳红会而言，“2%”的培训目标实现起来并非易事。 图为今
年初深圳南山区红十字会开展的一次救护培训


